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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鈦黑指針，塑白鐘底，不同的天色流連。兩扇窗繫上的紗簾隨風飄，薄薄滿

繡黃花綠葉。蔓生在青綠漆牆面，光亮捧著日曆的灰塵，輕吹飛屑而散遍一整籃

被撕下的薄紙，如雲伏捲的撕痕，一年一周一天。幾坪小公寓，客廳滴滴答答，

大鐘低沉地打響著四方。私思念，岔然，老師「砰」一聲敲響教室，瞬息一把剪

子割裂我纏纏思緒。 

    一成不變，題目 A、B、C、D，從清晨跨黑夜，死盯著，眼前黛青黑板上一

橫一束粉白；手扶著，青綠課桌上書頁翻迭；心想著，厭倦。筆記本上渲染的靛

色墨汁躍不出格格磨石地上黑白框線，四周只有一疊一層的參考書，禁錮叨絮或

是無聲。時間飛滅，這場景不知已上映多少次。 

    晚間九點打鐘，書本入袋聲咻咻。伴隨打鬧笑聲，與同學道別後我獨自一人

擠過人群，拖著僵直的雙腿微跛走往家裡。星期五的夜晚斑斕幢幢，羊毛氈制服

的口袖充灌著刺骨寒風，耳畔漂流著剛結束不久的鐘聲，奔隨著潮水，叮叮噹噹

沉浮在綴滿時鐘的冷冽氣息裡。我低頭避視行人一雙雙眼瞳，只見，腳邊的碎石

騰飛，手錶邊圈仿金圓框在霓虹燈下閃爍，彩漾映著十二顆透明水鑽，黯淡了滿

天的繁星。人行道邊的車龍來來去去，北投夜裡的繽紛挑起滿籃的夢境。背後沉

沉的書包晃蕩，搖來擺去。好似有雨。眼簾中塊塊深淺黑剪影層層，浮印上襯衫

的濺痕傳來簇簇零零碎碎的冷冽。想，自己並非一具空殼，重複做題目也實在厭

倦了。彷彿微醺，冥色掩映下，盞盞路燈看似九微火渺渺。我掌心尋不著飛花瑣



翩蹮環繞。 

    一天接著一天，撕下日曆的手指早已無知無覺。煩厭透頂，星期六下午的書

桌上，我抬起視線盯著面前白淨的油漆牆面碎散著的粉色光暈。耳邊滴滴又答

答，全身彷彿蠶蛹般絲縷綑紮，爆出的血絲網住眼球，梗在喉嚨噎住的是一團繁

雜的情緒。段考將近了。幾個滿月過去，所有思緒厭煩地纏勒心頭，一大平面延

伸扭曲的數字喪失意義。多想要，輕手輕腳，就步出房門。鼻息前卻有深深的譴

責和叛逆堵塞。 

    往窗外望，下午三點多專屬的粉金色暖陽散落大街，稍早的細雨揉碎在一塘

塘水窪，彩虹輕盈褪去，疏疏的人影晃晃蕩蕩，濺起了輕愉的奏曲。回頭再望了

望桌面，索性披了件運動薄外套。轉過身，便咻地飛奔過灰灰樓梯。 

    僅在剎那刻，厚鐵門嘎然開啟，嘴角便蹦出久違的微笑。我是真心快樂地踏

著輕節奏，吸吮著如水的空氣，不想錯過任何盪漾著冬日撫媚的角落，如此享受

微微紛擾的寧謐。陣陣微香的風梳過綹綹髮絲，順勢抬頭，才驚覺那排好久沒抬

眼多望的株株老楓樹竟已稀稀落落，蘸著枯綠，顫動著滿枝爽快。而我腳底踏著

的棕黑落楓簌簌，翻飛在陽光鏤上的澄黃光輝中。再往前瞧細細，山腳上蜷伏的

溫泉眷村垛垛霓藍色漆的連牆邊，翠綠奔騰般活現，耀眼奔放那鐵鏽紋屋頂上塊

塊鑲著紅邊的寶綠色鐵皮。怎麼到這才驚覺，平時不知錯過多少美麗，喪失了多

少觸動?景色幅幅連軸，循著山路走下山坡，一路拂掠過所有，璇然間，便抵達

市區了。 



    市區熙熙攘攘，本來點點錯落的金陽瞬間鋪佈一大片望不盡邊，罩在弧面上

很是華美。熱鬧聲音灑滿金陽中，旅人朵朵燦爛的微笑裡，金髮飄飄的艷麗女郎

正飲入彈珠汽水，公車站前的小家庭談論著陽明山景，一身勁黑手臂刺玫瑰的泰

國情侶檔品味溫泉蛋。處處傳來談笑聲，這些聚集於此地的人們，是不同年齡也

多來自異地。輕快的走著，我望過身旁的每一個人，頓時覺得生命實在奇妙，人

們是這樣四處遊走，期待有緣人相見而留下感動。 

    晃過幾雙遊客，一股豐醇的奶香頓時溢滿鼻腔，四處張望沒多少分秒，就尋

到一間玲瓏，擠在角落的手搖飲店。一時興起，便走入點了一杯珍珠奶茶。老闆

娘身穿暖色菱格紋圍裙，半身倚在木製櫃台邊，擠著眉眼笑著問我幾歲了，然後

滿懷喜悅的與我訴說她最近才降生的孫兒是多麼甜美可愛。她的眉睫舒舒捲捲，

嵌在盈盈笑靨上，似乎是將美好捎給她身邊的每個人。稍稍閒話家常後，她從老

闆手中接下飲品交予我，並在我耳邊悄聲說到:「偷偷給妳優待喔!只有醇奶而不

加一滴水喔!」。揮手告別後，我想，她夫妻倆生意一定會興隆的。因為老闆夫妻

是這麼和善的好人啊! 

    溫溫熱熱的珍珠又鮮奶，再加上這麼一段美好無窮的下午記憶，黑白看在眼

裡也是如此圓潤甜蜜。藏不住的幸福笑意，我暖暖地嚼著珍珠，任冷風輕柔地吹

捲起瀏海，片刻間腳步也不自主地放慢。 

    方方石階，北投公園的綠意微翹，街頭藝人薩克斯風敦厚感人的旋律縈繞清

風，撓著心弦，朵朵音符優雅綻放。這是西城男孩的名曲「YOU RAISE ME UP」。



伴著音樂徜徉其中，綠葉漸漸揮散去，只見北投圖書館前幾許水柱清澈地舞動，

館玻璃濃白的線條迴旋延伸水聲笑聲。隨意任這一雙腳帶領我往旁邊小徑尋驚

喜。踏在木頭小橋上，底下一流溫泉淺淺，竄流於一壘壘圓石小草，臉頰旁滿滿

如水的空氣浮動，樹林充斥蕨類植物悉悉索索。滿懷愉悅地漫步綠意，轉過彎，

眼前突然交會一群約莫七、八歲的小學生。掛著不經修飾的笑容，稚嫩的臉上袒

露真誠，打打鬧鬧。看著他們天真，心底滲上悲涼。什麼時候，自己便不再單純，

開始注重無謂的事物?時間不知不覺乘風而逝，好希望，自己能永恆記住鎮一份

精巧的美好。思索著，濃澄柔光也悄悄襲上四周，走出樹林，遠邊高樓正閃著耀

眼麟光。一團火紅夕陽在一天的尾聲放亮，人們個個揉著眼睛打著呵欠，但都微

笑著聊天。一日紛華的週六，遊客都帶著滿溢的收穫，準備歸回那個安穩舒適的

小窩。 

    踏在歸途上，錶面依然滴滴答答倒映著整穹彩霞。藍紅編織的錶帶，宛如河

一般地奔流，吟唱著永無止盡的情絲。輕鬆自在而不覺繁贅的靈魂，在一杯甜蜜

的包覆裡，溶入漫天星辰，沁入脾肺的愉快，釋出那積埋的情緒。 

    客廳的大鐘依然低沉地打響滿屋子的冷空氣，只是多了一份溫厚。時、刻、

分、秒，鈦黑指針，塑白鐘底，與母親分享今日的甘甜後，我打開電腦，隨機讓

林憶蓮溫厚的嗓音流竄小公寓。 

    「在街中擠迫不透風也沒有激動，暫借白雲將風送。悠然重拾閒情或逸

致……」。 


